
2010年4月29日 星期四 主编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王泓 版式 王小羽

A52

陈韵晖陈韵晖 著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恢复旧关系的秘诀
2007年2月28日 星期三 晴

张鹏没有听出是我的声音。我报上
名字，他感到很惊讶，这种惊讶也带有几
分好奇。他说：“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以为你失踪了呢。”我说：“春节的时候，
我还给你发了条短信，可能你没看到。”
张鹏说：“收到的短信太多了，没注意。”
后来张鹏的语气便有些平淡了，也有些
客气了，生疏显而易见。

要是几年前，我和张鹏通电话，开口
就是一顿胡言乱语，天南海北到处扯，半
毛钱的事没有都可以在电话里扯半个小
时。但现在不一样了，始终找不到过去的
感觉。我对张鹏说：“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张鹏说：“你说嘛，帮得上的我就帮。”我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到你那儿去一趟。”
张鹏问：“电话里不方便说吗？”操，明显有点
拒绝的意思了。我说：“我只想去你那儿坐
一会儿，咱俩谈谈话，拉拉家常，没其他意
思。”张鹏稍微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过来
吧，我在办公室值班。”办公室不是谈私事
的地儿。管他呢，见了面再说。

张鹏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中央空调，
暖和着呢。张鹏热情地接待了我，说：

“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不可以在电话
里说，非要跑一趟。”他说着就给我泡茶，
给我让烟。恰到好处的热情，不远不近
的距离。我知道张鹏怕我给他找麻烦，
如果这时我真的有麻烦找他，我敢肯定
他随便找个借口就把我打发了。我想让
张鹏放松，就随口杜撰了一件带有两难
选择性质的事，请他帮我决定一下。我
杜撰这个的目的是让他有决策的快感。
决策而又不担风险，是一种精神享受。

如果我一开口就说我这几年混得不
咋的，指不定他心里会怎么想。以为我要
找他借钱借米，或者找他帮忙介绍生意之
类的，一下就会戒备起来。我想起好多人
去找人办事，进门就诉苦，希望获得人家
的同情，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个社会需
要同情的人很多，大家都司空见惯了，麻
木了，也厌倦了。但如果你是抱着求教的
态度去办事，效果可能就不一样。我能，
我行，我比你行。这是普遍心态。

张鹏听了我的话，果然就用略带埋怨
的口吻说：“这点事也把你难倒了呀，这些年
你真是白混了。”说着便给我指点起来，说应
该如何如何。这样一来，气氛就稍微融洽一
些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这几年混得不好，
现在搞了一个买空卖空的经营部，做得也不
好。因为他接触面广，脑子也活络，所以来
请他帮我出出主意。张鹏松了口气，用手指
远距离地点着我说：“你呀你呀。”

如果说过去我和张鹏是平起平坐的
朋友的话，现在我把张鹏摆在了一个强
者的位置，我甘愿以一个弱者的身份接
受朋友的批判。当一个人愿意以指导者
的身份和你相处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安
全的，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信任你了。
何况我和张鹏以前毕竟是朋友。

下午，我和张鹏聊了很多。我解剖了
我性格上的不足，他也给我指出了不少毛
病，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一个滔滔不
绝，一个虚心接受，谈话气氛其实蛮好的。

临下班的时候，一个三十来岁的女
人来找张鹏，进门就问是不是谈的机密
事，需不需要她等会儿再过来。张鹏说：

“哪里，一个老朋友来聊天。”那女人说：
“你老朋友啊，我怎么不认识呢？介绍一

下嘛。”听她的口气，和张鹏是很熟的了。
张鹏说：“有几年没见了，现在他做

建材生意。”那女人立即说：“哎呀，我马
上要装修房子，正想找个专家咨询一下
呢。”我笑着说：“我不是专家，只是懂点
儿行情。”张鹏给我介绍说：“这是毛梅，
做生意的好手，女强人。”说着他又把我
的名字告诉了毛梅。

我打量了一下毛梅，三十来岁，圆脸，
大眼睛，不但漂亮，而且气质不错，颇有亲
和力。毛梅正经地对我说，她打算这两天
装修房子，找几个装修公司报过价，感觉水
分比较大，到时候想请我帮忙参考一下。

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因为毛梅是张
鹏的朋友，未经张鹏同意，我擅自接触他的
朋友似乎不太好，便笑着看着张鹏，有意留
了一小段时间，等张鹏表态。张鹏说：“可
以可以。到时你抽空陪毛梅去转一下装饰
市场，帮她把把关。”我说：“没问题。”

因为马上要下班了，我估计毛梅来
找张鹏还有其他事情，就向他们告辞。
张鹏送我出来，问：“是不是有什么具体
的困难要我帮忙？”我说：“真的没有，就
来聊聊天。”他说：“遇到困难找我啊，大
家是朋友，客气就生疏了。”我点点头，
说：“有事我一定来请教你。”

从张鹏办公室出来，我长长地出了
一口气。与张鹏的关系似乎有所恢复，
虽然我并不指望他能带给我什
么实质性的帮助。

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
然离职，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
起门户，剧变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市
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挑起公司发展重任，公

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
择，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从一段情感“跳槽”到另一
段情感。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诱惑还是疑惑？
夏青青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职场
励志

生财
之道

惊怵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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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青青的工作算是落定了
夏青青挂了电话，

看了看郑磊。郑磊看起
来没事儿似的继续跟他
同学说着话，不时地给
夏青青拿点吃的，倒点
酒，可他就是不与夏青
青对视，也不正眼看
她。其实郑磊心里已经
万分不是滋味，可是他
不能说也不能表示，他
只觉得心疼。想一想，
也曾经有些女人为了自
己这样神魂颠倒的吧！
现在自己迷上了夏青
青，夏青青被那个张博文迷上了，那个张博文又会被谁迷上
了呢？这世界，总是环环相克。

休息了一个多月的夏青青，又开始踏上了找工作的旅程。
猎头、朋友介绍、网上投简历，老一套的循环又开始。她如今对
这一套流程已经驾轻就熟，好像目前要招人的公司众多。有了
之前多年的积累，夏青青的新工作找得十分顺利，很快她就接到
了好几个面试通知。夏青青一方面觉得高兴，好像自己的就业
空间变得很大，一方面又有点发愁，这一次她必须要慎重，每次
换工作都是人生一个转折点，这一次她必须要好好把握。

夏青青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薪水，还要考虑是
否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向谁汇报工作？公司主营业务的发
展方向？所在部门在公司中的地位？ 以及公司领导团队
的情况，还有万一工作不顺利自己的最坏打算是什么？这
些因素都想明白了，夏青青才会觉得踏实。

经过这样一轮权衡，夏青青决定去一家合资企业。说是
合资，其实公司的高层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是公司最近
被一家海外知名企业注资，于是就变成了合资企业。股份结
构改变了的企业，战略和策略以及人才储备都要做相应的调
整，公司目标是三年上市，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处在盈
利并且飞速发展的阶段。综合分析一下，夏青青觉得这个工
作对自己来说挺有吸引力。虽然职位仍然是市场总监，可这
个岗位今后需要向总经理直接汇报，这就说明夏青青今后有
升为副总经理的空间。另外，这家公司所在的行业，以前全部
是内资垄断行业，外资一直都在想尽办法希望能够挤入中国
的市场。如果这公司能够成功，那么公司未来的发展将前途
无量。于是，夏青青决定接受这家公司的offer。当然，薪水如
她所坚持的，比原来她在睿智的时候也增加了30%。

这样一来，夏青青的工作算是落定了。她知道，接下来
的日子会更忙碌、更紧张。离上班时间还有一周，她决定好
好给自己放个假，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走一走。

郑磊最近的事业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原来以为彻底没
有希望了的股票居然慢慢回本，然后冻结了好一段时间的
房地产项目，居然也有了转机。之前借出去的钱也慢慢都
还上了，广告公司也莫名其妙就接了好几个大单，以至于到
明年年中都做不完。郑磊本以为自己是个不怎么在意钱的
人，可是最近好像红日当头，钱源源不断地进来了。有个朋
友，当初自己也是凭着义气借了一笔钱给他，本来不打算他
能够有能力还了，可谁知道这家伙不知怎么又发了财，不仅
钱还上了，还硬要把他的一辆宝马X5给自己开，说是当做
利息。加上夏青青最近也跟自己走动频繁，让郑磊心下暗
想，莫非这夏青青就是我命里的福星？

跟夏青青吃饭的时候，他偷偷琢磨夏青青的长相。眼
前这姑娘天庭饱满，眼睛黑白分明黑多白少，杏仁眼，悬胆
鼻，瓜子脸，眉毛中间的印堂也是开阔和明亮的。难道这就
是帮夫运的长相吗？这么想着，郑磊就好像自己捡了一个
大便宜似的，乐开了花，倒是把夏青青弄得莫名其妙。

这些天来，听夏青青说到找工作的种种，那种烦恼犹豫
不知所措的样子，郑磊差点脱口而出说，嫁我吧，我养着
你。不过他使劲儿咽了咽口水还是把这话收回去了。他怕
把夏青青给吓着了。他知道，夏青青一定还没准备好。

这一天，阳光很好。北京的八月已经有一点秋天的迹
象，天好像越来越高越来越远。这个早晨，夏青青醒得很
早。她躺在床上，有点百无聊赖。想到下周就要去新公司
上班，又要进入那朝九晚九忙碌混乱承担巨大压力的生活，
夏青青心里倒是有点舍不得现在这样悠闲的日子了。她忽
然想起什么，于是起身，给郑磊打了个电话。

“喂？”郑磊接了电话，口气里有点不耐烦，听得出那边
睡眼惺忪，一定是还在床上被自己吵醒了。“对不起，是不是
把你吵醒了？”“青青？没有没有，我本来也该醒了。现在几
点钟？”“10点。”“哦，都10点了！昨天睡得太晚了。”“呵呵，
我猜到了。不好意思吵醒你了。”“别介，没有吵醒我。”

“嗯。你今天有事吗？”
郑磊迅速在脑子里理了一下，想起今天有两个

说重要不重要的会。夏青青这么问，一定是有原因
的。那莫非是她要约自己吗？

我无奈地被分在了第二组
那个洞肯定是在我们来之前就找到

了，不然这么多人聚在这里这么长时间，
会到现在才发现？其次，那洞的下面肯
定有岔洞，否则，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多
人。总之很多地方都非常奇怪，特别是
那飞机的事情，太扯了。然后拍了拍我，
说下去后，千万要小心。

我对老猫的
印象有点跌落，
感觉他有点想太
多了，也没把他
的话放在心上。
休整一天后，在
第三天，和一个
排的工程兵向那
个山坳出发了。

行程中没看
到老猫，我一问
才知道，这老贼
在早上说他发高
烧。我这才明白
老猫和我说的话

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避开了。
心里古怪着在树林里行军，到第二

天的中午，才到达那个发现洞窟的山
坳。一到了那个地方，我马上就感觉
到，老猫是对的。这个洞窟肯定不是前
天才找到的，因为早就有几个帐篷搭在
边上，一捆捆的绳子堆得到处都是，这
些东西，没十几天运不上来。

但是大部分人都没发现问题，我们
这些人和大山打惯了交道，这种事情基
本上都拐不弯。我若不是听老猫讲过，
也肯定不会注意。

那个洞窟的口子朝天开在一根横倒的
巨大枯木后面，是一个典型的地质构造洞，
说白了其实就是山岩壳上的一条巨大的裂
缝。里面很深，洞壁上阳光能照到的地方，

长了很多蕨类和苔藓，这应该是一个喇叭
洞，也就是说下面的空间会比洞口大。

那个大校告诉我们，工程兵已经完成
了初期的勘探，洞垂直段有二百一十四米
深，洞底有一条地下暗河，我们得坐皮筏
子，下去前我们这批人必须要进行分组。

我听到这里脑门就开始冒汗，老猫的话
在我心里揪了起来——这老家伙也太准了。

当时属于勘探队方面的人一共是二
十三个，四个人一组，一共四个组，剩下
的人做后备队支援，每一个组配备半个
班的工程兵，作掩护和背装备。

勘探队属于特殊技术兵种，而工程
兵属于陆军兵种。身体素质要比我们这
帮技术兵好得多，工程兵在身边，对于我
们来说很有必要。

排组时是按年纪来分的，我无奈地被
分在了第二组，和我同组的还有王四川和
两个陕西来的，一个叫裴青，一个叫陈落户。

这两个人我也不陌生，我们在克拉
玛依石油大会战的时候就已经是战友，
虽然不熟，但是认识。裴青是个少白头，
脸上白白净净的看着很年轻，但是头发
斑白，很苦大仇深的样子。

陈落户和他正好相反，基层实干出
来的，说普通话都不地道，我们有时候讲
笑话，他听啥乐啥，整天——你包社列，
饿知道列，忒喝笑列。非常的有趣。

工程兵方面和我们一起的是当时内
蒙古工程兵团六连四班的五个人，副班
长好像叫什么什么抗美，四个战士都是
陌生面孔，相当的年轻，我们互相敬了个
礼，认了面孔就算完。

王四川看到副班长和那四个战士都带
着56和54冲锋枪，就说太夸张了，在南方
的洞穴里可能还有野兽，在这里，最多有蝙
蝠而已。这里的洞内温度太低了，冷血动
物根本待不牢。但工程兵听了并不上心。

准备妥当之后，我们一个一个被牵

引器从洞口吊了下去，我一路草草看了
看岩壁，很明显的寒武奥陶纪灰岩，显然
这个洞是一个复合洞窟，肯定兼有溶洞
和构造洞的特点。

很快我就下到了能够看到下面景象
的位置，洞的底部足有一个标准操场的
大小，底下全是水，确实是一条地下暗
河。下面架着很多临时的铁架子，不知
道是日本人当时留下来的，还是我们自
己架设的。工程兵正在把里面的东西拿
出来，都是一只一只折叠好的皮筏。有
几只已经充好气，漂浮在水面上。

这样的洞穴，以前在山西碰到过一
个，很多地方叫这种洞为天坑，都说是老
天爷砸出来的洞，大部分都深得要命。

这个洞当然要比一般的天坑复杂得
多。它属于构造熔岩复合洞，里面有极端
复杂的洞穴体系。暗河深处很可能出现非
常离谱的断层，顺流漂到一定的地方，突然
就是一个一百米落差的地下瀑布。这种洞
穴的勘探，我们一般是避免深入的。

不过这一次肯定是逃不了，我走到
王四川身后，他示意我看一个地方，他所
指的岩壁上有被抛光过的痕迹，好像覆
盖了一层蜡。

接着他又用手电照了几个地方给我
看，都是类似的痕迹。他轻声道：“这是
琉璃化现象，这个山洞里，可能发生过一
次剧烈的爆炸。”

岩石的琉璃化一般发生在火山爆发
熔岩流和岩石发生反应之后，需要非常
高的温度，而剧烈的爆炸和焚烧也可以
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

王四川的感觉是爆炸，我则认为是长
时间的焚烧，因为如果这里发生过大爆炸，
那这个洞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正讨论着，那个大校被吊了下来，我
认出来这人竟然是我军训时的教
官，不过显然他已经认不得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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